
第一章 急找女大夫 

時值二月末，台州的天氣已經開始變暖，街上人來人往，比往日多了幾分熱鬧，

就是鋪面裡的小夥計吆喝起來都分外的歡快。 

街邊賣茶的老漢聽得昏昏欲睡，守著茶爐，不時點幾次頭，很有幾分喜感。 

「駕——」 

突然，一聲惶急的聲音劃破半空，驟然打碎了這份寧靜，老漢猛地驚醒過來，還

沒來得及探看，眼前就是一花，一個紅衣女子駕馬迅速閃過。 

老漢嚇得猛然後仰，剛要罵兩聲，緊接著又有數道馬蹄聲從後邊傳來，他扭頭一

瞧，當先三匹馬上都是黑衣蒙面，手持利器的男子，看起來像是江湖人士。 

在他們之後努力追趕的兩人，則是穿著普通，腰佩長劍，看不出什麼來歷。 

這前一，中三，後二，一行六個人你追我趕，隱約間還有刀光劍影，立刻把整條

街道鬧得人仰馬翻。 

「跑那麼凶，趕著投胎啊！」 

「狗娃，狗娃你在哪兒？」 

「哎喲，我的梨子，我的梨，造孽啊……」 

老漢膽子小，趕緊往門裡避一避，結果剛剛站定，只聽「錚」的一聲，他原先站

的位置，不知從哪裡飛來一把匕首，深深沒入土裡。 

老漢瞬間白了臉色，後背冷汗嘩嘩淌。「老天爺保佑，差點兒見閻王了……」 

不說老漢這般倒楣，受了池魚之殃，只說那三個黑衣人下手是真狠，飛刀一把接

著一把，從懷裡掏出飛刀，奔著前方的紅衣女子射個沒完沒了。 

紅衣女子也是個厲害的，閃躲騰挪，每次都與飛刀險險擦身而過。 

黑衣人有些心急，失去了準頭，一把飛刀扎到了遠處的一匹拉車老馬。 

老馬吃痛，瘋了一樣的跳起來長嘶一聲，猛地掙脫韁繩，橫衝直撞的往前跑。 

事有湊巧，所有人都避退在一邊，偏偏有個三四歲的孩童不知道害怕，追著掉在

街心的木球跑了出來。 

男童母親在旁人的提示下回頭，看到這一幕，嚇得厲聲喊道：「鐵蛋！不要！」 

眼看著馬蹄就要從孩童身上踐踏而過，紅衣女子一個飛身躍起，衝過去抱住孩子

滾落到街邊。 

這麼一耽擱的功夫，孩子是得救了，但黑衣人也抓住機會甩了三把飛刀過來。 

情急之下，紅衣女子硬生生平移出去一步，躲過兩把，最後一把，卻避無可避的

沒入她的胸口，鮮血瞬間從她的唇角溢出來。 

婦人連滾帶爬的跑上前，從她懷裡接過孩子，看到女子這模樣，嚇得尖聲大喊，

「救命啊！來人，快來人吶！」 

黑衣人追到跟前，還要動手，身後那兩個普通衣衫的年輕男子終於趕到，其中身

穿藍衣的男子直接手持長劍，翻身站在馬背上，騰空朝這邊掠了過來。 

黑衣人顯見很是忌憚，不願意和他糾纏，回頭匆匆應付兩招，立刻分頭撤離。 

藍衣男子想要追趕，但餘光看到受傷的女子，只能放棄，回身將她扶起，急著問

道：「余姑娘，妳怎麼樣？堅持一下，我這就帶妳去找大夫！」 



「梁哥，人都跑了，怎麼辦？」另一個同伴追趕不及，只能過來詢問。 

「以後再抓人，先帶余姑娘去治傷。」梁浩海面色凝重，兩道墨色眉頭緊皺，本

來很有把握的事，沒想到出了這樣的岔子，任誰都高興不起來。 

他輕輕把余姑娘打橫抱起，同時朝那婦人問路，「大嫂，請問最近的醫館在哪兒？」 

婦人方才嚇得厲害，這會兒回了神望向他，就有些看愣了。這公子長得真是好看，

劍眉鳳目，鼻梁直挺，即便一身普通衣衫也難掩通身的氣派。 

「大嫂？」梁浩海疑惑挑眉，不經意間流落出幾分不耐煩和焦急。 

婦人驚了一跳，趕緊忙給他指路，「這條街盡頭，就有一家醫館。」 

「多謝。」梁浩海點頭道謝，抱著余姑娘快步離開，甚至沒忘了招呼兄弟，「馮

全，跟上！」 

「來了。」馮全有些埋怨婦人沒看好孩子，害了余姑娘，狠狠瞪了她一眼。 

婦人有些心虛，隨後扯了兒子的耳朵，怒從心頭起，罵道：「混帳小子，以後看

你還敢不敢亂跑，方才你差點兒就被馬踩死了。」 

一旁熟悉的街坊趕緊開口勸慰，「小孩子哪有不淘氣的，回去教教就是了。」 

「是啊，就是不知道那姑娘會怎麼樣，好像傷得很重。」 

「胸口中了一刀，怕是不能活了。」 

婦人生怕惹上麻煩，畢竟方才那姑娘可是為了救她兒子才受傷的，於是扯了孩

子，匆匆回家去了，眾人也就慢慢散了。 

這一頭梁浩海抱著余姑娘，三步並作兩步趕到街尾，果然看見有家醫館，他衝進

去就大聲喊道：「大夫，大夫趕緊幫忙救命！」 

「來了來了，喊什麼喊。」醫館後邊有人應聲，隨後藍色粗布簾子一挑，出來一

個白鬍子老頭兒，問道：「出了什麼事兒，病人在哪兒？」 

梁浩海趕緊應道：「是我抱著這位姑娘，她中了飛刀，勞煩您快給看看。」 

「姑娘？」老大夫皺眉，待得走近，看了眼余姑娘受傷的地方，頓時變了臉色，

直接擺手攆人，「她傷的地方太特殊，男女有別，我可沒辦法替她醫治。你們趕

緊走，尋別人去看。」 

「人命關天！醫者父母心，還分什麼男女有別！」梁浩海有些惱，耐著性子勸說。 

但老大夫就是死心眼兒的不肯救治，最後雙手一背，回去後院了。 

「梁哥，要不要我把他抓出來……」馮全氣得厲害，打算用些手段。 

卻被梁浩海攔住了，「不成，余姑娘傷得太重，他若是不用心，必死無疑，還是

另外再尋大夫。」 

「唉！」馮全跺腳，惱道：「余姑娘真是的，若不是為了救那個貪玩的小孩子，

也不至於受這麼重的傷。」 

「好了，趕緊去尋別的大夫。」 

梁浩海抱了余姑娘往外走，送他們的小藥童有三分同情，出門時忍不住多嘴一

句，「二位貴客，這城裡的醫館幾乎都是男大夫，不會有人醫治這姑娘的。倒是

城北童家大院的童大小姐，醫術精湛，常給城裡婦人們看診，心腸很好，你們不

如去試試，但是童家規矩大，日落就要關門，日出才開啟，你們怕是趕不上了。」 



梁浩海兩人聽得眼睛一亮，應道：「多謝小兄弟，我們會試試。」 

小藥童趕緊擺手，笑道：「不過隨口一句話，這姑娘也是好人。」 

醫館門口正好有馬車，梁浩海直接跳上去，吩咐道：「找一家最安靜又乾淨的客

棧，最好在城北，快！」 

車夫剛要說話，馮全就扔了一塊銀子過去，車夫立刻閉了嘴，調轉馬頭就奔去城

北。 

台州府城不大，馬車跑起來，很快就到了一家客棧前。 

梁浩海眼見太陽落山，馬上就要天黑，心急之下把余姑娘送到客棧廳堂放下，吩

咐馮全，「開一間上房等我，我這就去請那位童大小姐。」 

「好，梁哥，你放心……」 

馮全說到一半，客棧掌櫃就走了過來，原本以為有客人上門，他很歡喜，但是眼

見梁浩海兩人身上都有血跡，余姑娘更是瀕死，他立刻變了臉色，開始攆人，「客

官，我們房間已經滿了，你們趕緊換一家吧。」 

馮全沒想那麼多，開口就質問，「不可能，又不是趕考時節，你們這個小店怎麼

可能住滿了？」 

掌櫃卻冷著臉，堅持道：「就是住滿了，我們今晚不接待客人，你們趕緊走，否

則我就報官了！」 

「報官？」馮全跳起來就要大罵，「你趕緊報，老子就是……」 

梁浩海卻一把攔住了他，他們出來辦差是祕密進行，不好隨便暴露了身分。 

他直接從荷包裡拿出一只銀錁子扔給掌櫃，「我們只住一晚，若是還不答應，就

是給臉不要臉了，別怪我們以後為難你。」 

掌櫃不過是虛張聲勢，這會兒得了銀子，又見梁浩海兩人不是好欺負的，就軟了

態度應道：「我也不是不願意接待，實在是這位姑娘傷得太重了，萬一惹上官司，

或者這姑娘有個好歹，我們壞了名聲，以後不好做生意。」 

「放心，保管不給你這店裡惹麻煩。有後院的空房給我們安排一間，萬一有什麼

不好，也不給你添晦氣。」 

「好，那勞煩客人隨我來。後院有間耳房，小了一些，但還乾淨，適合這姑娘養

傷。」掌櫃說得好，其實就是不想他們入住客棧的房間，萬一這姑娘死在裡邊，

以後的客人會忌諱。 

幸好，這間耳房經常打掃，雖簡陋一些，卻也勉強能安身。 

梁浩海囑咐馮全守著，自個兒趕緊去尋童家大院。 

可惜，這麼一耽擱，天色早就黑透了。他尋到童家大院時，童家大門合攏得嚴嚴

實實，任憑他怎麼敲，裡面也沒人回應。 

余姑娘的傷勢太重，隨時都會死去，他實在等不得，只能劍走偏鋒了…… 

 

 

童家大院不算小，五進的大宅還帶了一個小花園，花園的東北角建了一棟二層閣

樓，童家大小姐童悠悠就住在其中。 



暗夜裡，聲音本就傳得極遠極清楚，門口有人拍動，閣樓裡也聽了幾聲。 

童悠悠放下手裡的醫書，朝著大門方向張望，問道：「小桃，可知大門外是什麼

人來訪？」 

小桃只有十五歲，長得白胖粉嫩，因為自小貼身伺候主子，深知主子的脾氣隨和，

也不覺得如何拘謹，這會兒就一邊啃著果子，一邊隨口應道：「哎呀，小姐，敲

咱們家裡門的，能是什麼人，肯定是求醫的啊。」 

她還想說幾句，後腦杓卻被人拍了一記。 

一個穿了蓮青色衣裙的婦人從門外進來，嗔怪的瞪了小桃一眼，惱道：「沒規矩！

一盤果子，小姐沒吃一個，倒是讓妳吃了一半！」 

說話的婦人是大小姐的奶娘陳嫂子，家裡男人是這童家大院的管家，很得老夫人

信賴，陳嫂子為人爽快心善，閣樓裡的大小丫鬟都受她管束。 

小桃嚇得含了一嘴的果子，趕緊躲去小姐身邊求救，「小姐，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童悠悠好笑，望向陳嫂子，「陳嫂，小桃年歲還小，不要同她計較了，明日罰她

給我掃院子就好了，再說我也沒胃口，她把果子吃了，省得明日蔫掉就浪費了。」 

陳嫂子本也不是嚴厲的人，主子開口，她自然不能抓著不放，於是又瞪了小桃一

眼，見她縮著脖子，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樣，忍不住笑了，但嘴上仍說：「下不為

例，明早掃院子。」 

「是，保證完成任務。」小桃立刻應聲，眉開眼笑的模樣，哪有方才的小心和忐

忑。 

陳嫂子點她的腦門兒，末了上前替主子拾掇桌子，小聲勸道：「小姐定然又不忍

心，想著誰來求醫是有急症，但小姐您擅長的是婦科，都是天長日久累積的病症，

哪有危及性命的，以至於這麼急著來請您的。 

「您啊，還是把心放回肚子裡，早些睡吧。老夫人早就發話了，天黑就不能再開

門。上次您偷偷溜出去，本是一片好心，想著救人一命，但那婦人是難產，您根

本幫不上，最後產婆也不成，一屍兩命，還怪到您頭上，鬧得咱們家裡不得安寧，

老夫人也氣得病了半個月。小姐，咱們可不能再亂發善心了啊！」 

童悠悠聽得有些臉紅，心裡那點兒好奇就像小小火苗，被奶娘一盆冷水澆滅得徹

底。 

小桃啃著剩下半個果子，含糊替小姐說話，「陳嫂說的不對，小姐說過啊，世上

有壞人就有好人。先前那家人確實混蛋，但也有好的啊，比如戚小姐、蔣姑娘、

雲姑娘和劉姑娘她們，都是小姐出診治好了她們的母親，這才結下的手帕交……」 

陳嫂子聽不下去，抬手又要敲她。 

小桃後知後覺想起方才的教訓，雙手抱住腦袋，不等挨打，已經哎喲叫了起來。 

童悠悠趕緊攔著，無奈道：「陳嫂，小桃的話也有道理，但我以後絕對不再隨便

出診，妳就別擔心了。」 

陳嫂子放下手，歎道：「小姐啊，您是我奶大的，我怎麼能盼著您不好。您年歲

小，不知道世間險惡，尤其是我們這江南之地，多少姑娘就因為流言，被生生逼

著懸梁自盡，跳河證清白。您可不能大意啊！老爺在京都，夫人又是……哎，您



可一定要好好的，否則老夫人怕是也要……」 

「我知道了，陳嫂。」聽得京都二字，童悠悠臉色也暗淡三分。 

陳嫂子看了有些後悔，張羅著喊小桃一起鋪被，伺候小姐洗漱。 

很快，童悠悠上了床，陳嫂子囑咐小桃幾句就離開了。 

小桃在腳踏上打地鋪，方才吃得飽，很快就睡著了，童悠悠卻是睜著眼睛睡不著。 

方才陳嫂子說她天真，不知世間險惡，這話真是沒錯。 

她前世本是現代的一個菜鳥中醫，畢業不到一年，正是在各個科室輪流打雜操練

的時候，一場車禍就從童家大夫人的肚子裡出來了。 

好不容易接受了自己穿越到一個陌生世界，童大夫人又一命嗚呼，被童家老夫人

接到了台州這裡的童家大院。 

十幾年間，大半時間都圈在這座閣樓裡，學規矩，讀書，琴棋書畫，繡花，簡直

讓她應接不暇。 

幸好，童老夫人身體不好，她藉著一個「孝」字，把老本行慢慢撿了起來，古今

印證之下，也算進步飛快，讓偷偷教授她醫術的師傅驚奇不已。 

若不是顧忌她是個姑娘家，怕是師傅都要敲鑼打鼓昭告天下了。 

她原本打算學點兒本事傍身，就算這是個男權至上的封建社會，總能給她機會活

出自我，掌控自己的命運。 

結果，現實卻讓她一次次鎩羽而歸。若不是有祖母和師傅替她收尾遮掩，她如今

還不知道落得什麼下場。 

幸好，上天沒有太過殘忍，她的爭取和努力，到底還是有些收穫。解除過一些病

人的痛苦，也得到了幾份難得的友情…… 

這般想著，她的眼皮就有些沉，腦子也是開始昏沉。她突然覺得哪裡不對勁兒，

但也無力反抗，被睡魔扯入了暗黑的深淵…… 

原本被關緊的窗子輕輕抬了起來，跳進一道黑影，正是在外等候多時的梁浩海，

他行了一禮，來到窗前，遲疑了一瞬，到底還是用薄被捲起童悠悠，跳出了窗

子…… 

第二章 最後的叮嚀 

馮全急得跳腳，雖然余姑娘的刀口不再淌血，但氣息微弱至極，臉色金紙一般，

眼見就要不行了。 

好不容易盼著梁浩海回來，他趕緊迎了上去，「梁哥，怎麼樣？尋到大夫了嗎？」 

梁浩海把薄被打開，扶著只穿了中衣的童悠悠依靠在椅子上，驚得馮全嘴巴大張。 

「這……梁哥，你把人家姑娘擄來了？」 

梁浩海尷尬咳了一聲，低聲道：「我也是沒有辦法，這城裡只有這姑娘是個女醫，

非常時期，只能用非常手段。」 

馮全還想打量幾眼童悠悠的容貌，被梁浩海擋在身前。 

「你多去燒些熱水送來，一會兒肯定需要。」 

馮全聳肩，笑得古怪，轉身出去了。 

梁浩海這才拿了藥瓶在童悠悠鼻下晃了晃，童悠悠慢慢醒來，抬手揉著太陽穴，



待看清楚眼前情形，驚得手下一劃拉，直接抓起了桌邊的茶壺。 

「姑娘，且慢！我們沒有惡意！」梁浩海退後幾步，趕緊解釋道：「方才是我在

敲你們家的大門，我的一個同伴因為救人中了飛刀，性命危急，城裡大夫因為男

女有別，不肯施救。我們沒有辦法，只能這麼把姑娘請來救治。」 

童悠悠手裡的茶壺依舊沒有放下，仔細打量清楚屋裡，眼見床上確實躺了個渾身

血跡的女子，梁浩海退得足夠遠，不像什麼邪惡之徒，她才稍稍放了心，問道：

「你們是什麼人？」 

梁浩海遲疑了一瞬，應道：「我們不是壞人，因為一些苦衷不能說明身分。今日

只是請姑娘來救命，不會對姑娘不利。只要姑娘肯出手，過後我一定好好把姑娘

送回去，不會讓任何人知道，也不會壞了姑娘的名節。」 

童悠悠側頭望向他，黑黝黝的大眼裡滿滿是惱怒和懷疑，燭光照在她白皙的下

顎，分外的柔美。 

梁浩海心急，原本想嚇唬她幾句，不知道怎麼就說不出口。平日查案，也不是沒

見過血腥、沒用過手段，但任何辦法，好似都不適合用在眼前的姑娘身上。 

這個時候，余姑娘卻突然咳嗽起來，嘴裡不斷湧出鮮血，很是恐怖。 

不等梁浩海上前，童悠悠已經奔了過去，直接把余姑娘側過身來，檢查傷勢、診

脈，一氣呵成。 

「她怎麼傷得這麼厲害，這刀子的位置，就算沒有傷到心臟，也傷了肺葉。若是

拔刀，活下來的機會只有一成，若是不拔刀，也挺不過兩個時辰。真是太凶險了，

簡直是必死的傷勢。」 

童悠悠眉頭皺得死緊，但手下可是不慢，就是鮮血染髒了她雪白的中衣，她都沒

有注意。 

梁浩海眼裡一亮，應道：「這姑娘被仇敵追殺，路上為了救一個孩童被仇敵所傷，

請大夫一定要救活她，若是實在不可為，哪怕讓她清醒一刻鐘也好，我有重要之

事問她。」 

童悠悠回身瞪了他一眼，人都要死了，不但不傷心，還惦記著問話。這哪裡是朋

友所為，說不定他們就是追殺這姑娘的仇敵。 

梁浩海被瞪得莫名其妙，還想說話，童悠悠已經發話了—— 

「我需要熱水、乾淨的白色棉布條、止血藥粉。」 

「好，我們立刻準備。」梁浩海應得痛快。 

不過片刻，藥粉和布條就準備妥當，馮全也拎了兩桶熱水進來了。 

童悠悠挽了袖子，深吸幾口氣給自己壯膽子。她不過是個婦科的菜鳥中醫，涉及

性命之事，頂多在婦產科幫忙接生過幾次孩子，像這般心臟拔刀的重傷可是第一

次見，但情形危急，還真不能不動手，只能靠自己的經驗和所學盡力而為了。 

「我只有一成把握，若是這姑娘……不好，你們不能怪我！」 

「不會，姑娘盡力就好。」梁浩海鄭重點頭，末了扯了馮全躲去了門口。 

童悠悠這才放了一半心，抬手剪開了余姑娘的衣衫，暗忖：這種時候還知道避嫌，

這兩人想必不會是太壞的人。 



飛刀扎得實在太深了，童悠悠做足了心理準備，才猛力把飛刀拔出來，但依舊被

噴了滿臉的鮮血。 

溫熱的鐵鏽味道，讓她一瞬間噁心得幾乎要吐出來，但此刻的她已顧不上，止血

上藥包紮，沒有一道手續可以拖延半分。 

「不疼，不疼啊，馬上就好了，馬上就好了！」童悠悠嘴裡嘀咕著，不知道是在

安慰傷者，還是在安慰自己。 

許是疼痛太過劇烈，余姑娘居然醒了過來，入眼就看到童悠悠含著兩眼的淚水，

一邊安慰她一邊忙碌，她忍不住就笑了，慢慢從頭髮裡摸出一根小銅管遞了過去。 

童悠悠看了愣住了，剛要說話，余姑娘卻微微搖了頭，她腦子裡靈光一閃，接過

銅管就塞進了自己的懷裡。 

余姑娘再次扯著嘴角笑了起來，眼神卻慢慢沒了光彩。 

「不，妳不能睡啊！堅持住，馬上就好了！我一定能救活妳！」 

童悠悠驚得厲害，手下忙碌，可惜余姑娘已經沒了聲息。她只能扔下棉布帶子，

翻身而上，騎在余姑娘身上，開始按壓前胸，做心臟復甦。 

梁浩海和馮全聽出不好，也顧不得男女有別，上前一看都是變了臉色。 

余姑娘已經閉上眼睛，童悠悠每按一下，她的嘴裡就湧出幾滴血，太過淒慘。 

「不要按了……人已經沒了！」 

梁浩海攔阻童悠悠，童悠悠卻不肯停手，哭道：「你懂什麼，這是心臟復甦，能

讓她的心臟再跳起來，一定能救活她！」 

梁浩海沒有辦法，直接把她抱了下來，「人已經死了，別折騰她了。」 

馮全也懊惱道：「不是說能醒來一會兒嗎？還有很多話沒有問她呢！」 

「好了！」梁浩海開口呵斥，「死者為大！」 

馮全不甘心的閉了口，他們這次南下的任務，余姑娘是個關鍵，如今人沒了，他

們的線索斷了，再難寸進，說不定還要麻煩纏身。 

童悠悠下意識捂住了胸口，梁浩海還以為她是嚇到了，安慰道：「童姑娘，妳不

用害怕，我會遵守承諾，送妳回去。只不過，要勞煩妳替余姑娘拾掇一下妝容衣

裙，才能將她安葬，我們不方便。」 

「好，」童悠悠想也不想就應了下來，「最好尋一套新衣裙，時間久了，身體僵

硬就不好更換了。」 

馮全不知用了什麼辦法，出去片刻當真拿了一套緋色的新衣裙進來。 

童悠悠替余姑娘擦抹乾淨血跡，換了新衣，甚至還把自己辮子上的珍珠髮帶摘

了，替余姑娘重新梳理髮髻。 

梁浩海看在眼裡，倒是對同童悠悠越發好奇。尋常人家的姑娘面對死人，別說這

麼幫忙，怕是立刻暈死過去。這位童姑娘卻大大不同，難道真是因為身為醫者，

看淡生死的關係？ 

他哪裡知道，童悠悠前世裡，即便學的是中醫學科，可也要對著福馬林浸泡的大

體，吃飯或者談笑風生，早就習慣了。 

「你們打算怎麼安置這個姑娘？」 



童悠悠猶豫了一下，還是問出口。雖然這姑娘不是因為她而死，但眼見一條生命

就這麼沒了，她還是免不得傷懷。 

「這姑娘命苦，家裡人都沒了，又不在這裡，我們打算送她去義莊安置，過些日

子處置完手頭的事，就尋人送她的棺槨歸鄉埋葬。」 

梁浩海想起沒有完成的差事不禁皺眉。余姑娘是關鍵的人證，牽扯了最重要的線

索，如今斷了，他也頭疼。 

童悠悠聽他這麼說便放了心，以後有機會出門還能去祭拜一下。 

「那你們打算殺我滅口嗎？」 

「哈！」不等梁浩海應聲，馮全已經氣得冷笑，「我們又不是強盜，怎麼可能隨

便殺人？」 

「那就好。」童悠悠也冷了臉，應道：「那就送我回去吧，不要讓任何人看到。

深夜出診，已經非我所願，若是壞了我的名聲，你們就是又害了一條人命。」 

「什麼叫又害了一條人命？」 

馮全還要爭辯，梁浩海已經扯了他到一邊，末了鄭重地同童悠悠行禮，道歉道：

「童姑娘見諒，方才實在是救人心切，我這就送妳回去，一定不會被發現。」 

童悠悠掃了一眼旁邊那來自她床上的棉被，又道：「那就勞煩了，我祖母病了，

不能費心，即便驚動外人，也不要驚動我祖母。多謝！」 

梁浩海挑眉，眼中隱隱有欣賞，為了這姑娘的冷靜爽快，也為了她的孝心。 

童悠悠卻不再看他，直接扯了棉被裹在身上。 

梁浩海同馮全點點頭，然後彎腰把童悠悠扛在肩上，跳出窗子，沒入黑夜。 

城裡城外一片安靜，唯一的動靜就是更夫的梆子聲了。 

童家大院裡，一如他們離開時候的樣子，並沒有人發現自家小姐出去逛了一圈

兒，包括睡在腳踏上的小桃。 

梁浩海跳進窗子，把童悠悠放在床上，童悠悠被顛得暈頭轉向，依舊沒忘了抓著

梁浩海的衣袖，「我的丫鬟怎麼辦？留下解藥！」 

梁浩海忍不住輕笑，低聲道：「放心，她只是睡得沉，明早就會醒來。」 

「多謝，」童悠悠走去窗邊，打開窗戶，做了個請的姿勢，「後會無期。」 

梁浩海笑得更厲害，暗夜裡看見一口白牙。 

這姑娘不但膽子大、心善，還有點兒小聰明，這是防備他起了色心，站在窗戶邊

隨時可以呼救，或者跳樓躲避。 

折騰一晚，他到底心裡有些愧疚，沒再嚇唬她，拱拱手，就跳了出去。 

童悠悠等了半晌，聽得外邊再無一絲動靜，才小心探頭看了看，然後緊緊關了窗

戶。 

待重新坐到床上，她才後怕起來。 

幸好，這兩人只是抓了她幫忙救人，萬一心存歹意……那她今晚就玩完了。 

不過，江湖人真是自由，飛簷走壁，若是她沒有學醫，去學武藝，是不是就不用

日日困在這個大院子裡…… 

這般胡思亂想，童悠悠實在睏倦不堪，換了一套中衣，懷裡藏著的那根銅管突然



掉出來，發出清脆的聲音，嚇得她趕緊撿起來。 

那姑娘死前把這銅管給了她，顯見是不想給那兩個人，但兩個人又極力想救那姑

娘的命，這其中到底有什麼事呢？ 

童悠悠有些頭疼，生怕給家裡惹了麻煩，畢竟童家大院只有她和祖母，萬一有事，

後悔就來不及了。可當時她把銅管收下，如今反悔也晚了，索性把銅管扔進妝盒，

藏好替換下來的衣物，便重新睡下。 

這一覺香甜至極，直到小桃把她搖晃醒來，她還有些發懵。 

「小姐，小姐！不好了，老夫人發病了，陳管家已經去請王大夫了，您快去看看。」 

老夫人，王大夫？ 

童悠悠糊塗的腦袋終於清醒了，翻身下床，「什麼時候的事？祖母咳嗽得厲害

嗎？」 

陳嫂子這會兒也趕到了，一邊幫著小桃伺候主子穿衣裙，一邊稟告，「小姐，老

夫人……這次怕是不太好，您要有個準備，聽說……聽說老夫人大口吐血……」 

童悠悠白了臉，祖母是多年咳疾，放到現代就是肺部方面的重症，她已經在家裡

嚴格規定祖母的吃穿用度，更是想盡所有辦法治療、調養，終究徒勞無功。 

從去年開始，祖母就時不時咳血。教授她醫術的王大夫原本是宮裡太醫致仕歸

鄉，本事了得，但對於祖母的病也是束手無策。上次來家裡診脈的時候，王大夫

就提醒過，祖母怕是時日無多了。 

不想，這才一個月，祖母就又吐血了。 

童悠悠擔心得很，帶人快步趕去主院。 

童老夫人常年臥床養病，主院伺候的丫鬟僕役們已經習慣了。但方才睡夢中的童

老夫人突然咳嗽吐血嚴重，還是把大家都嚇到了，這會兒除了近身伺候的丫鬟，

其餘都在廊簷下翹首盼望。 

待見到大小姐趕來，他們都鬆了一大口氣，終於有主心骨兒了。 

童悠悠來不及安慰眾人，趕緊進屋去探望祖母，屋裡的血腥味道還沒有散去，童

老夫人躺在床上面如白紙，重重喘息，不時聲嘶力竭的咳嗽著，聽得人心都跟著

揪了起來。 

「祖母您怎麼樣了？堅持一下，王大夫馬上就來了！」童悠悠紅了眼圈，握著祖

母的手。 

童老夫人想要說話，但嗓子裡的腥甜卻讓她張不開嘴。 

童悠悠趕緊安慰祖母，「祖母先不要說話，喝口水，潤潤嗓子。」 

說罷，她就把童老夫人扶了起來，親手端了涼茶，童老夫人喝了兩口，臉色終於

好了一些。 

她又喊來老夫人的貼身大丫鬟茉莉，吩咐道：「茉莉，趕緊讓灶間煮參湯。」 

茉莉是在老夫人身邊伺候了五六年的大丫鬟，平日很得老夫人信重，對老夫人忠

心耿耿，這會兒也紅了眼圈哽咽應道：「小姐放心，奴婢早就吩咐下去，一會兒

參湯就能端來。」 

果然，她的話音剛剛落下，陳嫂子就端了參湯，從門外進來了。 



童悠悠趕緊又給祖母餵了幾口，童老夫人擺手勉強道：「好啦，一會兒再喝。」 

她還想再說幾句的時候，有個小丫頭在門外稟告，「小姐，王大夫到了。」 

「快請，快請王大夫進來！」童悠悠放下祖母，親自迎到門口。 

許是來得匆忙，王大夫有些喘，就是後面拎著藥箱的小藥童都走得踉踉蹌蹌。 

「王大夫，又辛苦您跑一趟。」童悠悠感到過意不去，王大夫如今六十多歲，若

不是因為兩家交情好，又有她這半個徒弟的情分，老大夫實在不必半夜如此奔波

出診。 

王大夫擺擺手，好不容易喘勻了氣道：「自家人不必客氣，我先看看老夫人的病。」 

童悠悠趕忙讓開位置，王大夫上前拿起了童老夫人的左手，開始診脈。好半晌，

他才把老夫人的手腕放下，語氣輕鬆說道：「放心吧，沒有大事。不過是春夏交

替的氣息變化，才惹得老夫人咳嗽重了些，我開一張藥方，吃上三日就好了。」 

屋裡的丫鬟聞言都露出喜色，只有茉莉眼圈依舊是紅紅的。 

王大夫招呼童悠悠，「大小姐，隨我來，我開藥方，大小姐也幫我看一下。」 

雖然沒有正式拜師，但王大夫確實是童悠悠的半個師傅，兩人這幾年經常如此，

眾人已經習慣了。 

童悠悠為祖母掖了掖被角，囑咐幾句之後走到門外，卻見王大夫臉色凝重。 

廊簷下只有他們兩人，王大夫拋開那些規矩，壓低聲音同童悠悠道：「悠悠，妳

要早做準備了，老夫人的大限怕是就在這幾日了。」 

童悠悠的眼淚頓時落了下來，懇求道：「師傅，不能再想想辦法嗎？哪怕再讓祖

母延壽一個月都好。」 

王大夫歎氣搖頭，「老夫人臥床多年，身體已經到了極限，不可強求。強求的話，

老夫人要遭受很多苦楚，不如就這樣吧。」 

童悠悠知道王大夫但凡有一點辦法也不會如此說，她只能擦乾眼淚給王大夫行了

一禮，「多謝師傅，我知道了，還請師傅給祖母開一服藥讓她不至於那麼難受。」 

「我明白，妳不用多說，好好照顧妳祖母，陪她走完最後幾日。」王大夫歎道，

不只是因為童老夫人即將過世，更心疼童悠悠這半個女徒弟以後要如何生活。 

童悠悠卻無暇顧及這麼多，喊了站在院門口的陳管家上前，「陳叔，請帶王大夫

去開藥方。」 

陳管家趕緊應聲，「是，小姐。」 

童悠悠擦乾眼淚，藏好眼裡的悲傷，轉身進屋。 

不知是不是迴光返照，童老夫人比起方才居然臉色好了很多。 

眼見孫女進來，她吩咐茉莉，「去幫我熬藥湯。」 

茉莉猜到主子有話要說，行了一禮就下去了。 

童老夫人拍了拍床沿喊著孫女，「悠悠，到這兒來坐。」 

童悠悠趕緊快步上前拉著祖母的手，笑道：「祖母，我師傅說了，喝過三日藥湯

您就不會咳嗽得太厲害，過幾天城外花開，我陪您出去踏春？」 

童老夫人難得笑了起來，伸手替孫女把鬢角的碎髮攏好，嗔怪道：「妳呀，就知

道玩，這麼多年，祖母把妳嚴嚴實實地看管在身邊，妳一定悶壞了吧？」 



「不，我知道祖母都是為了我好，我也喜歡在祖母身邊。」童悠悠鼻子犯酸，忍

不住又要掉淚，趕緊依靠在祖母的肩頭。 

童老夫人歎口氣，輕輕拍了拍孫女的肩膀，「不要怪祖母這麼多年對妳嚴厲，妳

父親是個薄情又自私的人，京都府裡的那位繼室夫人更是面甜心苦，視妳為眼中

釘、肉中刺。幸好當年把妳從京都帶了回來，否則如今妳怕是日子不好過。我總

想著讓妳多學一些東西，有本事傍身，以後立足活命總能更容易一些，倒是讓妳

辛苦了。」 

童悠悠悄悄抹去眼淚，抱著祖母的胳膊撒嬌，「祖母您說這些做什麼？天下沒有

誰比祖母對我更好了，我怎麼會不知道祖母的用心良苦。」 

童老夫人欣慰的笑了，「妳知道就好，祖母啊，怕是不能再陪妳走下去了，本來

還想著看妳出嫁，可惜身體不爭氣啊。」 

「祖母，您一定會長命百歲！」童悠悠哽咽，不想祖母再說下去。 

童老夫人卻是搖頭，扶著孫女面對她，鄭重說道：「悠悠，人有生老病死，誰也

攔不住，妳仔細聽好了，祖母有幾句話要囑咐妳。」 

童悠悠還想說話，童老夫人卻是推了她一把，吩咐道：「去把我的妝盒拿過來。」 

她趕緊抹了淚水，走去梳妝檯前，抱了那個三層的黑漆雕花妝盒。 

童老夫人坐了起來，親手打開妝盒，把第一層和第二層放到一旁，露出最後一層

的雜物。 

「我死後，以妳父親的心性，怕是不會守孝在家，必然要找門路，繼續做官，但

妳一定會守。這樣也好，回去京都守孝一年後，妳在京都也住得熟悉了。 

「我已經拜託過族長，那時候他會帶幾個族人去京都為妳做主，操持妳的婚事。

妳的婚事是當年妳祖父定下來的，那戶人家門第顯赫，想必教出的子孫也會不

錯，即便有些差池，以妳這些年學到的本事，也不會讓日子過得太差。退一萬步，

就是再差也比在繼母手下討生活要好。 

「另外，妳記好了，回去京都後，京都城東有條青石巷子，青石巷子盡頭有家雜

貨鋪，叫胡氏雜貨鋪。那鋪子的掌櫃夫妻是我當年的陪嫁僕役，夫妻兩個沒有子

女，很是忠心。這麼多年一直待在京都，有幾分人脈和本事，妳在京都若是遇到

困難，可以去找他們幫忙。妳的嫁妝我也早早送去，讓他們保管，嫁妝單子在這

裡，妳拿著，以後有個參照。」 

童老夫人說著把妝盒裡的一本小冊子拿了出來遞給孫女，不等孫女說話，又拿出

一疊厚厚的銀票，每張銀票都是二十兩或五十兩的小面額。 

「這些銀票是留給妳的，以備萬一使用。銀票面額小，方便妳去兌換，哪怕到了

京都，手頭也要有些銀子打賞下人，這樣日子才能過得鬆快一些。」 

童悠悠捏著嫁妝單子和銀票，再也忍不住眼淚，撲到祖母懷裡，哽咽道：「祖母，

求您不要離開，我捨不得祖母。」 

童老夫人也不禁掉下淚水，抱著孫女不捨至極，但她還是硬著心腸把孫女推開。 

「悠悠，妳聽我說，祖母知道妳是個孝順的孩子，但是回到京都之後，妳一定要

狠下心好好保護自己，祖母不能再護著妳了，妳只能靠自己。 



「還有，咱們府裡帳面上還有三千兩銀子，想必夠我的後事花費，茉莉幾個丫鬟

跟在我身邊幾年，很是盡心盡力，妳若是不能帶著她們回京都，就放她們自由吧，

她們的家人還都不錯，不會讓她們後半輩子沒有著落。至於妳身邊的丫鬟，妳自

己決定就好，帶幾個得力的回京都，有事時也才有人為妳出力。 

「家裡的田地，城外那兩百畝水田，我已經許給族裡了，妳不用惦記，京都來人

或者妳父親回來，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 

聽到這裡童悠悠才知道，祖母為何篤定孝期滿後，族人會去替她撐腰，原來祖母

交出了城外的良田當做交換條件。 

童老夫人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有些疲憊，把妝盒推到孫女手邊，笑道：「這些

東西，妳若是不嫌棄樣子老，就留下做個念想。庫房裡的東西則留給京都來人收

拾，不留下一些，妳那個繼母怕是更要為難妳了。」 

童悠悠傷心難過至極，祖母自知時日無多之際尚且不忘為她做如此安排。「祖母，

您放心，您的孫女不是好欺負的，一定會活得好好的。」 

「祖母信妳。」童老夫人笑得慈祥，抬手指了指桌上的茶杯。 

童悠悠趕緊過去換了一杯溫茶，可惜端到床邊的時候，卻見祖母已經閉上眼睛。 

「啪！」茶杯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祖母，嗚嗚嗚……祖母！您快醒醒，祖母，您不要拋下我啊！」童悠悠跪在床

邊，哭得幾乎要昏死。 

屋外的丫鬟們聽到聲音全衝了進來，見狀也都哭了起來，「老夫人，嗚嗚嗚……

老夫人！」 

陳管家和僕役們不好進屋，只能跪在院子裡，也哭得厲害。 

都說一朝天子一朝臣，在童家大院也是如此，童老夫人過世了，以後必是京都來

人接手大院。到時候，他們的去留都是問題，人人皆悲傷主子的過世，也在擔心

自己的未來。 


